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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雨是迎春的仪式，每一场盛大的春
雨，都是一笺温润的诗篇，随风入夜，带
着料峭的轻寒，弥漫于天地之间，洗去陈
旧的灰尘，点亮山野的新绿，又翻卷起泥
土的气息。

昨夜下了一整晚的雨，听着窗外淅
淅沥沥的声音，我的思绪又飘回了记忆
里家乡的春雨，那雨中有我生长的足
迹。记忆中家乡只要立了春，春雨便开
始洋洋洒洒，每逢落雨时，街坊邻居脸上
尽是喜色，外婆总说这是好兆头啊，今年
粮食要丰收。

小时候，我就跟着外公外婆住在老
房子里，天晴的时候外公就赶着羊放羊，
而我则跟着外婆去田里陪她做农活。白
天如果下雨，雨不大，外婆就会放我去和
其他小孩一起玩，玩累了外婆就会带我
回家，给我换上干爽的衣服，唱着不知名
的歌谣哄我睡觉。外公家里有很多书，
一到下雨的傍晚，房子里可热闹了，邻居
家小孩都来了，为的就是听外公讲故
事。老房子顶上不时响起“嘀嗒、嘀嗒”
的声音，外公盘腿坐在床上，抽着他的莫
合烟，喝上一口外婆准备的浓砖茶，开始
给我们讲故事。外公讲的大多都是书里
剑仙侠客的英雄故事，有时也讲《三国演
义》《水浒传》。

长大后，上学、工作，时间过得飞快，
日子逐渐被各种繁杂的事物占满，外公
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期盼过下雨天。
一阵冷风吹过，雨丝串起心思，随着风荡
啊荡，荡过孤寂，荡过忧愁，荡过悲欢离
合，盈盈地在空中飘飘洒洒，然后落在地
面上溅起一片片水花，仿佛也在我心底
泛起涟漪，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伴随
着雨声，我又沉沉睡去，这一觉格外舒
服。

如果雨是柔弱的，那春雨便是世界
上最轻灵的情愫，将那些疲惫与烦恼、浅
薄与庸俗洗刷干净，让心丰盈、充实、清
透，渐渐归于平静。

或许对于其他省市的朋友来说三月的杏花
已不算什么风景，然而在新疆，杏花却被赞誉为
新疆第一春，被新疆人热烈追捧着。新疆杏花有
吐鲁番杏花、伊犁吐尔根杏花、喀什杏花等等，为
早春的新疆增添了一抹靓丽色彩。新疆杏花的
花期在每年的3月中旬至4月初，是春天开的较
早的花。

要说对杏花游有多欢喜，或许只有新疆的旅
游人才知道。杏花开得早，开得柔、开得娇，自古
以来深受人们喜爱。杏花因为“杏”与“幸”谐音，
所以，杏花象征着幸福，是幸福花。而且古代以
杏花为贵、为美，有着崇高的地位。古诗中有很
多描写杏花的绝美诗句，如王维“屋上春鸠鸣，村
边杏花白”、志南“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
柳风”、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
杏花诗作，流芳百世。

杏花的雅称叫及第花。因为杏花的花期在
每年的三月份，而三月份正是古代考进士的时
候，也就是及第的释义，杏花被人赋予殷切的期
盼，所以有了及第花的别称。在唐代郑谷的诗
中：“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这里的
及第花指的就是杏花。在古代的诗中，常被誉为
轻愁淡喜之花、心绪缭乱之花。而现代人的生活
中，杏花的花语和寓意多为表达少女的娇羞、疑

惑。
在经过近五个月的漫长等待，冰雪消融，第

一朵杏花绽放在枝头，这杏花便是新疆人生活中
的小幸福。因为杏花开过之后，新疆最好的季节
就要来到了。

3月16日，我和好友参加了吐鲁番一日游，
吐鲁番离昌吉有220公里，3小时左右的车程。
我们游览了神牛谷、杏花园、博物馆、吐裕沟麻扎
村，途观火焰山，赏了第一春最美的杏花、品了当
地美味小吃葡萄干抓饭，完成了初春第一次出
游，感受期待已久的春天气息。

吐鲁番城市道路两旁、乡村处处都是杏花
开放，家家户户庭院里除了葡萄架就是杏树。
处处杏花盛开，宛若云霞。3月18日是吐鲁番
杏花节，当地人说，近万亩杏花似乎一夜之间
绽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杏花”开。

导游带我们来到一个花团锦簇的杏花园里，
成千上万枝的杏花一簇簇、一枝枝开得热烈，开
得灿烂。花朵有白色的、粉色的，色彩浪漫而宁
静，众多的蜜蜂在杏花枝头嗡嗡飞舞，在花丛中
采蜜。有的人迫不及待与杏花合影，留下春天最
美的倩影，有的在近距离拍杏花芳容、拍摄视频，
繁茂的杏花映衬在纯净的蓝天下，分外娇艳动
人。还有几位游客直接在杏花树下伴着音乐跳
起了欢快的舞蹈，表达着新疆人迎接春天的喜悦
心情。

小城平静，日子像水一样自在流淌。然而即
便是在这样的小城，上班打卡总是风风火火的，一
进办公室就有无数的工作需要处理，盯着电脑屏
幕，大脑高速运转。下了班，想一头栽到床上安卧，
可是不成，一大堆家务还在静静等着。等到清理
了垃圾，弄干净地板，屋子里整洁清新的时候，就该
洗洗睡了，这就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日常。

然而这样的日常久了，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
么。

早上6点，沉睡中的我被一些声音惊醒。那
声音，若有似无，丝丝缕缕，从窗缝中钻进来，勾
魂摄魄，那是一串鸟鸣声。

很久不曾看到麻雀了，最后一次看到斑鸠、
乌鸦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遥远的记忆里追寻不
到了。“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鸟鸣声忽急
忽缓，忽远忽近，不多，显然不是一群。清淡，空
灵，从窗外暗沉的夜色里飘来，又似乎是从灵魂
的深处飘来，也或许是从记忆里飘来？分不清
了，那么清新脱俗的声音，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一整个冬天都没有呢？

也许，那是春天的声音。
在城市的缝隙里，总有一点空隙，属于大自

然的精灵。那是一曲装饰音，虽然微不足道，却
柔软了整个春天。

春雨落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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